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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经过千辛万苦总算脱稿了。在夜深人静的深夜，我走到公寓外的小小阳台上朝北方望去，只见正

面有北斗星在闪亮。我站起身走到二楼房檐头栏杆放开视线一看，北斗星正悠然自在地俯视着大地。 

“你能锁上普列阿蒂斯的锁吗？你能解开奥利翁的网吗？──你能引导北斗和它的子星吗？你

知道天上的法则吗？那个法则能施于地上吗？” 

最近开始阅读的旧约圣书“约卜记”中的一节突然涌上心头。我只能回答说，那种事是怎么也做

不到的。 

不错，这个地球的二十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对立的世纪”，在本世纪前叶曾发生过两次世界

大战。后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体制持续，在各自的内部又出现分裂和对立，人们以思想政

治和自国的利益相互争斗。冷战体制崩溃后由于民族和宗教上的对立而引起的地区纠纷又连续不断，

还有印度的核试验、与此对抗的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世间的欲望”没有尽头。天上的法则施于地

上谈何容易。 

庄子的言语里有句话叫“不知之知”。打开解说书是这样写的。 

人类的判断常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都不存在的。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依赖“知性”

视自己的判断为绝对，进行相互对立和怨恨，这就是具有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之根源。但

是，人类如果不能扔掉这“知性”而又要想结束这种悲剧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认识“知

性”的限度，超越“知性”──这就叫做“不知之知”。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国际局势也出现了从“绝对”到“相对”、从“对立”到“对话”的局

面。世界逐渐呈现多元化，而且还出现了“一超多强”的说法。但是地球上毕竟有许许多多的中小国

家，从这些中小国家中也开始出现了制止超级大国和大国利己主义的智慧。 

美中两国相隔着广大的亚太地区，决定了定期举行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的对话。同时，也出

现了日、美、中、俄大国对亚太地区的问题进行相互对话、解决问题的契机。围绕着朝鲜半岛问题，

为建立永久的和平体系，战争当事国的韩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北朝鲜）、美国和中国开始了四国

会谈。今年 6 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后，秋天江泽民主席将带着“美中首相会谈”的成果，访问

我国。在那前后，曾几次死里逃生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也将访问日本。 

回顾一下世界，有由于得到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支持而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必死地进行

阻止的加纳出身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有访问一直受到美国制裁的古巴并与卡斯托罗议长进行推心置

腹会谈的罗马法皇；有迎接美国总统克林顿并邀请他到自己曾被关押十七年的监狱，说及来龙去脉的

南非总统曼地拉。──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把不同世界连结在一起的“超国籍”的伟人。 

要想在这个地球上建造乐园的话，就必须做到超级大国认真倾听大国和中小国家的意见、大国认



 2 

真倾听中小国家的意见、一般国家要认真倾听其人民的意见。同时，要清楚认识到，正如不管是什么

人都有自己的“出生”和“成长”一样，不同国家和民族，也有不同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因此，必

须扩大这种“互相认识”的机会，不断进行对话，从中找到与他人共存之路。 

本书的初稿最初是在《留学生新闻》（麻生润社长）的中圭一郎常务，以及当时的总编赵海成，

副总编方淳等人的依赖下而写成的。这份报纸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合作在十年前创刊的，

在日本是一份使用中日两种语言的先驱刊物。 

中圭一郎先生、赵先生和方先生找了我好几次。经过四、五次交谈后，他们说想搞一次大型连载，

从我的生长开始，主要以记者的经历为中心，写写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事情。当初是一个月一回，中

途又改成一个月两回，持续了近两年半时间（1993 年 8 月 1日～96 年 2月 15 日），连载共达五十一回。 

连载登载完后，他们也说过要将其编写成“一本书”予以出版，但我说只是一些无聊的闲谈，出

书之事也就搁了下来。 

后来，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的去年 9月的一个多月前，月刊杂志《潮》编辑部对我说，

“想请你写一下回顾这四个半世纪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秘话”。那时我和旧交阿部以及刚认识的泉

和一边喝着酒，一边跟他们谈到《留学生新闻》的事。他们马上要求说，“一定得编写成一本书。因为

明年正好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 

朝着亚太地区的未来，美中之间开始呈现出新的动向，在这夹缝中能感到日本步履艰难的样子。

于是，我下定决心，从今年春天开始，把一些以前没写进去的东西以及一些新的动向加写了进去，总

算能奉献给大家了。 

在此，对那些一直激励我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献给曾把做人的基点教给我、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去世的父亲。 

 

 

                      1998 年 5 月 25 日          作者 

 


